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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夏天的內涵理解最為深刻
的，我想，非蟬莫屬。不管是
白天，還是夜晚，不管是在明
亮、炙熱的陽光下，還是在陰
暗、潮潤的雨天裏，你總能聽
到牠們一直在歡歌，歡唱着夏
天，歡唱着生命的歌謠。
蟬，天生就是一位有着金嗓

子的好音樂家。牠賣力而不知
疲倦，或是在高高的樹梢，或
是在爬滿綠色藤蔓的牆壁上，
無憂無慮地哼唱着曲兒，有時
高一聲聲，有時低一陣陣，深
深淺淺地迴盪在周遭的空氣
裏。那聲音，像是一首永遠都
唱不完的多重唱，這邊還沒結
束，那邊復又開始，像浪花，
一層蓋過一層，不停地翻湧着
蟬兒們身體裏所有的熱情，也
翻湧着專屬於夏天的活潑。
印象中，蟬鳴，總是和樹相

關的。是的，凡有樹蔭處，皆
能聽蟬鳴。當你晨起鍛煉，走
在林蔭小道上，你便會聽到那
歡快的聲音從盎然的綠葉中傳
來，像是把酒話桑麻的故人，
傾訴着各自的喜怒哀樂。當你
漫步黃昏的街角，漫步在幽幽
的花叢小巷，你也能尋覓到牠

們的身影，小小的個頭兒，柔
軟的身體，透明的羽衣如玉衣
般朦朧、飄逸，帶着靈性。大
大的眼睛，圓溜溜的，似乎把
這世界的一切好好地看個夠。
只不過，此時此刻，牠的聲音
略顯從容，像是經歷豐富的長
者的耳語，淡定，坦率，又充
滿了玄機。
有人不喜蟬聲，覺得牠太聒

噪，會讓人莫名地心煩意亂。
倘若，你能靜下心來，細聽蟬
鳴，那麼，你就感知到牠的歌
聲裏的獨特味道了。
那空氣當中剪不斷的一聲

聲、一陣陣的蟬鳴，分明就是
對生命的吟詠和讚美啊！萬物
皆有靈，但縱觀萬物，幾乎沒
有哪一種生靈，能如蟬一樣，
甘願用17年的蟄伏與等待，只
為了換得短短的一個夏天的歌
鳴。冥冥之中的緣，注定了牠
冥冥之中的不平凡。對於蟬而
言，生命的絢爛，也許就在於
那日復一日的歌唱，而不在於
途中經歷過的多少悲憂與苦
痛。
從聲聲蟬鳴中，能夠感知到

一種從骨子裏流露出來的不斷

向上生長的活力。在萬物瘋長
的夏季，陽光明媚，雨水充
沛，植株催生。蟬，亦不甘平
庸，鳴於茂林修竹間，如隱士
一般，吹奏着自己的曠然思
緒，聲聲不絕。這樣的曲調也
是對這個季節最好的回饋和感
恩。這此起彼伏的蟬鳴，既是
對生命的抗爭，又是對生命的
珍惜，更是蟬對生命裏的熱情
和眷戀的一種流露與表達。
很難想像，沒有蟬鳴的夏天

該是怎樣的單調呢？沒有蟬鳴
的夏天，就少了「清風半夜鳴
蟬」的爽朗；沒有蟬鳴的夏
天，就少了「意欲捕鳴蟬，忽
然閉口立」的樂趣；沒有蟬鳴
的夏天，也就少了「居高聲自
遠，非是藉秋風」的超拔與偉
岸；沒有蟬鳴的夏天，也是缺
乏詩意和樂趣的。高高低低的
蟬鳴呀，那分明就是無數人無
數童年的美好記憶，那聲聲蟬
鳴裏也有無數人無數的溫馨與
感動。如今，又是盛夏時節，
調皮的蟬兒們又在我的窗外哼
唱起了歌謠，美麗的夏月，也
因着蟬兒們的歡鳴有了別樣的
味道……

常聽人講，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
嶽，如果一生只登一座山，就登黃山；如果一生
要登無數座山，就把最後一座山留給黃山。據
說，這句話源自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答好友錢謙益
之問。錢有「江南文宗」之稱，他曾問徐：遊歷
四海山川，何處最奇？徐答：薄海內外無如徽之
黃山，登黃山天下無山，觀止矣！
因了這句話，我對登黃山便格外慎重起來。年

過半百，登山無數，獨獨未登黃出。這次來黃山
市，也快一個星期了，遊遍古徽州的村鎮老街，
溪水林園，還是沒有上山。這固然有天氣方面的
原因，近日下雨較多，但主要還是心裏沒做好登
山的準備。直到一兩天後就要離開黃山市了，今
日下午才有些忐忑地去登山。
山路並不長，約十六七里，都是平整的石階，

正常情況兩三個小時就能到山頂。我與香港商報
記者謝國平、蔡寧一行3人，走走停停，花了近5
個小時。除沿途觀景耽誤了一些時間，主要是屢
遇陣雨。到景區大門時還是艷陽高照，剛進山就
下起雨來。一開始是粗而急的雨點子，不一會兒
便鋪天蓋地了。路人告訴我們，這叫白雨，下得
急，止得快，夏季在南方山區常見，避一避就過
去了。
果然，20來分鐘後，雨便停了，而且雨腳收得

很是乾淨，讓人眼前陡然一亮。碧空新洗，奇石
聳立，古木參天，流水潺潺，黃山以最清新靚麗
的形象展現在我們面前。後來聽玉屏樓賓館專拍
迎客松的攝影師講，那天雨之急促，晴之徹底，
天空之明亮，20年一遇。我們對後面的行程充滿
期待，以為雨過天晴，風光更見妍好，依此態
勢，明天早上準能看到日出和雲海。不曾想，剛
走了三四里地，又一場大雨傾盆而下，如是者
三。短短半天，我們領略了山地氣候的複雜多
變，卻也身心暢然，感受到風雨黃山的別樣情
趣。

三晴三雨上黃山
晴也葱蘢雨也煙
凜凜千尋壁立處
淙淙流水出雲間

初進山時，雜樹灌木十分茂密。過半山後，植
被開始變得疏朗，漸以絕壁岩松為主。剛經歷第
二場大雨，雨柱已收，空中還有零星雨絲飄過。
但見壁立千山，松生萬壑，霧雲翻滾，狂風呼
嘯，黃山把它的堅韌、雄渾和大氣磅礡，排山倒
海般呈現出來。磐石之上，來客與蒼松相向而
立，這瞬間的偶遇，充滿默契，彷彿永恒——

雨歇松迎客 風飛客望松
雙雙立石上 極目蒼茫中

我們抵達玉屏樓賓館入住時，天已完全黑了。
賓館建於1955年，舊址為玉屏峰文殊院。玉屏峰
介於天都、蓮花二峰之間，峰壁如玉屏，故得
名。所謂黃山七十二峰，峰峰有故事。玉屏峰前
巨石平展，名文殊台，左立青獅石，右立白象
石。青獅白象，傳說中與文殊菩薩有極大淵源。
明代普門和尚在此建文殊院，地勢形勝，無出其
右。徐霞客二度來遊，讚歎不已：「既登峰頭，
一庵翼然……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
峰秀色，俱可手攬。回顧奇峰錯列，眾壑縱橫，
真黃山絕勝處！」故舊諺有云：不到文殊院，不
見黃山面。
玉屏樓位於黃山核心景區，但當晚不見星月，

四周壑深路險，便斷了外出的念頭。洗個熱水
澡，喝二両燒酒，身體漸漸暖和起來。夜深人
靜，從窗戶望出去，漆黑一片，想着這一路晴雨
交替，奇景迭現，心裏有一種異樣的安寧。多年
城市生活，習慣了被路燈和霓虹妝飾過的夜，猛
一見這山裏的夜，墨黑，靜謐，純粹，竟有些癡
了。臨睡前，拿起床頭櫃上的《黃山風景區詩文
專刊》，靜心翻閱，體會歷代騷人墨客、仕宦名
流吟詠黃山，把這迥異天下的美淋漓盡致地展現
出來，情景交融，不忍釋卷。
第二天為看日出，凌晨4:00就起床出發。時令

已入初夏，山上氣溫還是很低。我們穿上羽絨
服，拿上相機，做好充分準備。雨倒是沒有了，
霧卻照舊很濃，看日出的機會似乎很渺茫。好在
風也很大，導遊說如果日出前風再猛一些，把霧
吹散，還是有點希望的。於是，大家立於蜿蜒鳥
道，眼睜睜看着山風裹挾濃霧，一陣陣吹過巉岩
峭壁，千峰環伺，若隱若現，各種象形山石次第
而過。從濃霧的縫隙，偶爾可見遠處的雲海和山
腳下燦爛的陽光。然而，直到天色大亮，天光全
開，終究沒有看見日出。
整個上午，霧都沒有散，我們決定不去周邊遊

覽了，只在落地窗和精美盆栽裝飾的賓館大堂
裏，喝茶聊天，欣賞漫天霧靄與奇峰異石纏綿掩
映的特殊景致。據賓館總經理潘美麗女士介紹，
玉屏樓是一個集文化、休閒、度假體驗為一體的
特色酒店，玉屏峰似一尊臥佛為倚靠，左有迎客
松，右有送客松，是難得的風水寶地。客人來到
這裏，品一杯香茗，看山巒俊秀，雲海翻騰，感
受詩與遠方。黃山的景致很美，更美的卻是你放
慢的腳步。以這種心境，遙望絕壁前那棵巍巍迎
客松，千秋風雨，不過等閒。

茫茫白霧掩層巒
獵獵長風老石寒
但見虯枝凌絕頂
瀟瀟灑灑一千年

上午9時許，十一世班禪活佛也上了黃山，在遊
人簇擁下，來到玉屏峰迎客松前留影。才得知那
天是農曆四月初四，文殊菩薩誕辰日。儘管我們
幾人都不信教，但在文殊菩薩昔日道場逢此吉
日，也都有些興奮。
吃過午飯乘纜車下山，潘經理送我們到賓館門

前，驀見一叢黃山杜鵑迎風而立。黃山杜鵑俗稱
映山紅，春末夏初，江南杜鵑大多花期已過，由
於海拔和氣候的原因，這叢映山紅卻正當花盛。
山石嶙峋，白霧蒼茫，一抹嫣紅俏立於絕壁之
巔，枝虯而瀟灑，花香而爛漫，別有韻味。世人
遊黃山，流連於奇松異石，雲海層巒，殊不知一
叢普普通通的灌木，也以自己的方式，等閒秋月
春風，直面雨雪霜凍，向大自然綻放自己美麗。
潘經理說，這叢黃山杜鵑是她本人栽的。她是

黃山「土著」，爺爺就在山裏採茶採藥，父母在
黃山服務隊上班，她夫婦二人一輩子在黃山工
作。幾十年來，見證了黃山從一個以林茶經濟為
主的偏遠山區，發展成為世界旅遊勝地。黃山實
現了自己的價值昇華，她和家人也與黃山一起成
長，服務黃山，追夢黃山。潘經理的故事，讓我
們深受觸動，真是人如其名，像這叢黃山杜鵑，
清純自然，麗質天生。有感於潘經理與黃山一生
廝守之緣，題絕句《玉屏杜鵑》相贈：

駕霧騰雲出九天
奇松異石等閒間
任由巒嶂千重鎖
我自嫣然絕壁巔

黃山之行，來去匆匆。當然，像這樣簡單的上
山下山一趟，是遠遠不能領略黃山之妙的。可惜
我們沒有足夠時間等到雲開霧散後從容地遊覽山
上各處景觀，但管中窺豹，以玉屏峰景區之奇
絕，亦可想像黃山百態千姿。何況，霧中悟道，
又何嘗不是一種最好的安排。黃山乃千古名山，
而我向來有喜水樂山之好，相信自己跟黃山的緣
分，剛剛開始。

童時，襯叔的《倫文敘》是我
最喜歡的通俗讀物。倫文敘的急才
和抵死的詩和對聯，我琅琅上口，
如：
先生放學我回來，眼見天門大打開；
自古帝王由此出，探花榜眼狀元來。
又如這對聯：

杏壇七十二賢賢賢希聖，
雲台二十八將將將封侯。

作這些詩和對聯時，倫文敘尚
屬小孩一名。神童出生於明朝成化
二年（1466），廣東南海縣人。
襯叔的《倫文敘》，乃以三及第寫
成，粵味甚濃，讀來倍加親切和有
趣；而且略帶黃味，顯見倫文敘的
古惑和急智。素知倫文敘是狀元，
為粵人大大增光。既是狀元，當然
有《殿試策》之類的文字，這當然
有，但正經到極，為通俗書所不
收。近日看到一本：《廣東歷代狀
元》（陳廣傑、鄧長琚編著，廣州
文化出版社，1989年），內中所
列，便有倫文敘，還附有他的「正
經」作品，這實屬少見。
倫文敘是弘治十二年的狀元。

他的《殿試策》一開篇就豪氣逼
人：「臣對．臣聞若天下者．有致
治之大法．有出治之大本．禮樂者
．致治之大法也．天德者．出治之
大本也．大本具．而後大法可立．
大法行．而後大本以彰……」
（標點悉依原書）
至於如何「大法」、「大

本」，倫文敘洋洋灑灑，大發議
論，此處不提。只說倫文敘有個死
對頭，湖廣柳先開也。此人事跡，
坊間有不少書仔述及，可惜現已難
以尋獲矣。
《廣東歷代狀元》說，兩人文

才相當，上京考試，倫住廣東會
館，柳住湖廣會館。柳先開自負，
目空一切，寫了幾個大字，貼在會
館門口，字曰：「新科狀元柳」。
倫文敘見了，十分不滿，在

「柳」字下加兩字：「未必」。
柳先開怒極，登門問罪，自問

才高，要與倫文敘鬥詩比對。柳先
出上聯：

東鳥西飛，遍地鳳凰難插足。
倫文敘隨口答曰：

南麟北躍，滿山禽獸盡低頭。
柳又吟兩句：

廣東花未發，湖廣柳先開。
倫答：

湖廣柳開未得中，廣東花發狀元來。
針鋒相對。《廣東歷代狀元》

作者云，柳先開不敵「大敗」，依
我而觀，第二聯倫文敘對得差也。
兩人鬥詩鬥文鬥上朝廷。蓋會試之
後，兩人各有千秋，均被選中，要
由皇帝欽點。太師梁儲出對，聯
曰：「鴉撲丫枝，丫折鴉飛丫落
地」，柳對：「豹經炮口，炮響豹
走炮沖天。」弘治和群臣皆云對得
工整。倫對曰：「鵠踎穀穗，穀垂
鵠去穀朝天。」誰的較好？
皇叔朱尚德評說：「『鵠穀』

句較佳，因為夠貼地，田野可見，
合乎情理。『豹炮』近乎荒誕，大
炮有兵士看守，開炮之時，那容野
獸走近炮口？
弘治點頭。後來要倫柳作詩，

倫得勝，遂為狀元，終於打敗死敵
柳先開。不過，上述各事，未見史
實支持，只民間傳說而已。倫文敘
的詩和對聯，不避粵語，這和他的
策論文章，完全不同。真正的倫文
敘，還須深入研究。
這書所列廣東狀元，除簡歷

外，俱附有各人的文章，甚為可
觀。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公僕貪污成風——表表者是警隊，另
一路奇兵就是消防隊。香港「邵氏電影公司」於1973年拍
攝了一套膾炙人口的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當中就引進
了一段反映早年消防隊趁火打劫的情節，相關對白如下：

有水有水，冇水冇水；有水過水，冇水散水。
後有人把內容稍改如下：

有水有水，冇水冇水；有水放水，冇水散水。
上述對白頗有玩味，所涉的「水」夾雜了「救火」的水和
「以水為財」的水，意思如下：

有錢就有救火的水，沒錢就沒救火的水；
有錢拿過來，沒錢就收隊。

即：不「過水」（奉獻）就不「放水」（開喉）或不「過
水」（奉獻）就「散水」（收隊）。上述開到口叫「過水」
的行為與「強搶」無異。「掠」指強奪、搶劫，所以廣東人
也把「搶錢」說成「掠水」。「掠水」中的「掠」，口語讀

「略6-1」，無怪有人誤以為「撂水」是正寫；查「撂」，
也讀「略」，有擱下、撇開、弄倒、丟棄的意思，與「奪」
可謂「大纜扯唔埋」（風馬牛不相及）哩。
《七十二家房客》除打破開埠以來的票房紀錄外，也打破

當時國語片的壟斷局面，繼而開啟了往後的「純粵語片」時
代。此電影之所以空前成功，應歸功於其內容針砭時弊，易
於引起觀眾共鳴。不說可能不知，此電影並非原創，只是改
編，最早版本要算1940年代一齣同名的上海舞台劇——暴
露人民在「民國政府」管治下的生活苦況，且以幽默的手法
諷刺當時官員的貪腐歪風；其後於1963年內地與香港兩家
電影公司首度合作拍攝了有多個方言版本的同名電影。為了
發行海外，片商特意把部分劇情廣州化並配上粵語，可見粵
語在海外華人社會的地位舉足輕重（早年的海外華人多來自
廣東沿岸）。以《七十二家房客》作藍本的舞台劇和影視製
作可謂「長做長有」（歷久不衰）——2008年7月，「廣東
南方衛視」首播了一齣長篇粵語情景電視喜劇，亦以《七十
二家房客》為短劇的劇名；目前已播出16季，共1960集。
不少認識李我的人都說他記性超好；若向他查詢省廣澳有

關廣播、電影、粵劇的歷史，以至粵港兩地的掌故和一些廣
東用語的典故等資料，他均能如數家珍，儼如一位「活掌
故」和「時代見證人」。為此，如果筆者有幸在人生路上碰
上李我，類似與《七十二家房客》相關的資料，想必得之
「快而準」；雖說可從網上找到，可資料多為轉述，普遍存
在一定的不確性且也很多時有欠完備；惜「世上沒有如
果」！筆者在參與「粵語保育及傳承」的過程中，「搜集資
料」只是第一步，隨後就要落在具高度嚴謹性的「驗證」上
了。當沒有相關文獻或文獻存在誤差時，筆者會試圖找一些
有「第一身經歷」的長者「索料/攞料」——索取資料以作
「驗證」；雖則未必能做到此點，但有時會從他們身上
「索」得周邊資料以作「附證」以及有助筆者去詮釋一些
「不明」語源又或聽到一些「快將失傳」的廣東話語料。沒
這個機緣的話（實情鮮有遇上），筆者從數學培養出來的
「邏輯思維」便成為「把關」最後和最管用的法寶了。
對於李我的離世 ，筆者有感「走寶」，非指錯失與他交

流的機會，而是指世上「走」了一件天才橫溢、滿腦資料的
瑰「寶」；正是：

料子載滿腦，隨口都係寶；
有李我此老，不愁沒有寶；
佢今已上路，打鑼咁搵寶。

往者已矣，筆者卻猛然想起還有一件在好些領域上也「咁
高咁大」（具同等分量）的瑰「寶」，此人正是李我的妻子
蕭湘。因緣際會，筆者在寫「一代配音王」譚炳文的悼文時
認識了其女兒瑩瑩；打聽之下，蕭湘原來是其「師婆」。在
不欲「走寶」的驅使下，筆者立馬告知瑩瑩不日安排拜會這
位至今思路仍很清晰的老前輩，或許讀者們已看出那順道
「索料」的意圖了。

●黃仲鳴

倫文敘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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